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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读《岳飞传》时，就知道了黄

天荡和韩世忠大战金兀术的故事。后来

从军到了南京，也只是知道黄天荡的大

概方位，并未去到古战场遗址。直到建

立长江湿地保护区，才得知黄天荡已成

为江畔湿地一景，怀着对历史的敬仰和

好奇，我走近这片神奇的水域。

宁静的河流在眼前掠过，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也迎面走来。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开阔的水域，波光潋滟，水色浩荡。

我随一群空军老兵缓缓走近，老兵们都

是在韩世忠抗金故事熏陶下成长起来

的军人，他们中有当年防空作战中立下

战功的老英雄，有曾叱咤蓝天守卫东南

领空的蓝天骁将，还有在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建立功勋的老战士。面对滔滔江

水，老兵们的神情是严肃的。与其说他

们是在寻访古战场遗址，倒不如说他们

是在缅怀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气壮山

河的悲壮往事。

沿着江堤前行，一座斑驳的碑坊跃

入眼帘，“黄天荡古战场遗址” 的大字

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韩世忠领兵守

土的群雕分外壮观。一位在栈桥上垂钓

的老人指着不远处的芦苇荡告诉我们：

那就是当年金兵被围困的地方。举目眺

望，只见芦苇密密匝匝，连成一片水中

青纱帐。据说这片芦苇荡几百年来，一

岁一枯荣，年复一年地向人们诉说着当

年南宋军队围歼金军的惊险一幕。

公元1129年，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

被宋兵围困在弹丸之地达48天之久，成

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 “黄天荡

之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金兀术大军被困黄天荡，粮草断绝，只

能杀马为食，再后来只能挖野菜、捉鱼

虾维持生计。无奈之下，金兀术重金悬

赏，求破阵之法。得一“土人”指点迷

津，黄天荡西北有一条废弃的老鹳河，

若能掘通河道，便可绕出重围。金兀术

如获珠宝，指挥士卒一夜之间凿通老鹳

河故道30里。英勇善战的韩世忠欲擒故

纵，网开一面，设伏袭击。无奈天不作

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垮了宋军的

伏击阵地，金军的残兵败将侥幸逃脱。

黄天荡之战，宋军虽未全胜，却创

下了“八千破十万”的奇迹，打出了军

威国威。金兀术脱逃后，再也不敢轻易

南渡。当地至今流传一句俗语：“黄天

荡里一声鼓，吓退金军三十年。”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处。面对黄

天荡古战场遗址，年逾八旬的空军老兵

张世发想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一场现代

伏击战。那是1967年9月8日，空军地空

导弹某营在浙江嘉兴设伏。张世发跻身

指挥车参战，目睹全营官兵齐心协力，

首次用国产导弹将 “黑猫中队” 一架

U-2高空侦察机击落。

两场战事，虽间隔830多年，兵势武

器也不尽相同，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意志却

一脉相承，结局也何其相似：被打痛了

的豺狼，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黄天荡的涛声，不仅回荡着战鼓与

呐喊声，还浸润着文人墨客的追忆和激

励。一幅清代画家吴宏留下的《黄天荡

图》令人遐思不已，画面上，江涛汹涌，

战船交错，远处水天一色，山峦如黛。题

跋处一行小字清晰可见:韩王于此破金

兀，千古英雄气未沉。

岸边的芦苇在江风的吹拂下沙沙

作响，像是诗人跨越时空的叹息和赞

誉。岳飞之孙岳珂曾在此写下“寒云

漠漠水汤汤，千古兴亡说大黄”，字里

行间满是对这场战役的追怀；宋人杨

万里《舟过黄天荡》，虽未直接描摹

战事，却在“天公赐我两喜雪”的闲

笔里，蕴藏着对这片疆土的珍视。他

们也许曾如我们这般，或立于堤岸，

或泛舟江流，遥想当年，船帆竞发，马

嘶人吼，母亲河的瑰丽多姿与卫国将

士的殊死抗击融为一体，是何等的撼

人心魄。宋人史正志也未直接描写黄

天荡之战，却在《满江红》里感叹“千

古兴亡多少事”，那份家国情怀，与黄

天荡的忠勇一脉相承。最让我动情的

是清代诗人王士祯的 《黄天荡怀

古》：“立马江头望黄荡，江声呜咽暮

云长。八千猛士今何在？独对寒潮忆

韩王。”表达了对抗金勇士的无尽哀

思和缅怀。

站在黄天荡边，看大江东去，忆千古

往事，面对韩世忠仗剑屹立的雕像，我在

沉思。古战场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缅怀，

黄天荡之役最撼动人心的，不仅是以少

胜多的战绩，而是危难之际的担当。

如今的黄天荡，早已不是战场。岸

边的牌子上写着“保护长江生态，守护

共同家园”，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

“守土”？从保家卫国到守护绿水青山，

变的是守护形式，不变的是家国情怀。

是的，黄天荡的水，说的是金戈铁马的

过去，说的是英雄儿女的故事，更是一

个民族在风雨中挺立不屈的韧性。

黄天荡深处的历史回响
陈汉忠

自从开启微信步数之后，我便格

外关注那一串串数字，它们如同一双

温柔的眼睛，悄悄记录下每个人的活

动情况，成为生活状态最真实的缩影。

观察步数的增减起伏，可以大致想象

出亲友们的生活模样。

最先留意的，是在私企上班的儿

子的步数。

若是清晨步数慢慢增加，便知他

已按时起床上班，作息安稳，工作状态

良好，心中多了一份踏实；若一整天步

数没多大变化，判断他应是伏案忙碌，

无暇走动，心里便浮起一抹心疼。下班

时间一到，便发短信提醒他注意吃饭

休息。周末一大早，如果步数增长较

快，想来孩子不是加班，就是出门游

玩，我便不去随意打扰。若到11点左

右，步数还寥寥无几，那多半是还在睡

懒觉。于是，隔一会儿看一下，直到步

数开始上涨，确认儿子已起床，才打电

话叫孩子回家吃饭，这份惦念藏在耐

心的等待里。

一次，儿子单位晚上临时加班开

会，从傍晚6点到晚上9点，足足三个小

时步数静止不动，直到晚上12点，步数

仅仅增加几十步，又静止了。

我猜想，他大概是上了个厕所，又

坐下开会。此时，地铁、公交均已停运，

我们便开车去他单位接他。一路上丈

夫开车，我盯着手机，一直开到儿子单

位楼下。望着办公楼上明亮的灯光，低

头看看仿若定格的微信步数，我和丈

夫揣摩，应该是单位有急事，心底存着

温柔的体谅，给儿子买好晚餐，安静地

坐在车里等候。

直到凌晨1点多，儿子的步数开始

跳动，我赶忙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惊喜

地问怎么知道他开完会了，我告诉他

是微信步数的功劳。

微信步数也是我和丈夫相互督

促运动的提醒。退休后，我们深知运

动养生的重要性，平日里两人总爱比

一比，看看谁的步数更多。一旦发现

对方步数太少，便询问原因。若是在

家久坐，或是追剧、刷视频忘记了起

身活动，便及时提醒要勤于锻炼，舒

展筋骨。

这份藏在微信步数里的细碎叮

嘱，便是烟火里最平淡的关怀。

除了至亲，好友的步数里，藏着不

常相见却始终牵挂的情谊。无需刻意

寒暄，一串步数便可窥见他大概的活

动情况。如果有几日，步数骤然飙升，

动辄两三万步，大概率是出门远游

了。点开他的朋友圈看，往往八九不

离十，便对着那一幅幅美景照片点

赞、祝贺；如果朋友好几天步数持续

走低，就抽时间给对方打个电话，问

问近况可好。

通过步数揣测朋友的日常，有时

也会闹笑话。

有一次，一位好友微信步数一整

天保持在15步。晚上，我心里实在放不

下，便打电话过去，问她是否病了。好

友笑着说，她回娘家时忘带手机了，这

会儿才刚到家。

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

而微信步数就是平凡日子最直观的记

录。翻看这些朴素的数字，其实是对亲

友最深情的牵挂。

微信步数里的牵挂
李彩平

（接上期）

刘彩銮道：“婉儿说得也有道理，

我不会武功，这长途跋涉的，难免会拖

累你们。惜容姐姐你去寻一寻，看这附

近有没有卖马车的。”

宗婉儿道：“不用四处寻找，这家

客栈就有。”她见众人都瞧向自己，便

大声道：“你们不用如此瞧我，我也是

无意中发现的，这家客栈有好几辆马

车，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说动掌柜的

将马车卖给我们。”

刘彩銮微笑道：“辛苦你了，不知

这马车需要多少银子？”宗婉儿伸指

道：“不多，不到二百金。”

赵惜颜气道：“你当我们是傻子

吗？即使最好的战马也不过百金，这一

匹普通的马儿居然要二百金？”

宗婉儿忽闪着大眼睛道：“谁说

是二百金了？”瞧向东方长年道：“我

说二百金了吗？”

东方长年道：“是不足二百金。”

宗婉儿向刘彩銮道：“傻东方的话，大

家都听到了吧，他可不会撒谎，我可是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谈下价格的。”

刘彩銮微笑道：“你究竟谈的什

么价格，说出来我好让惜容姐姐去付

钱。”宗婉儿道：“掌柜的可说了，这

一桩买卖，他只与我交易，总共一百二

十金，把钱给我，由我去办吧。”

刘彩銮向赵惜容道：“姐姐将钱

给她吧。”赵惜容急道：“可是我们并

未带多少金银，买了马车可就剩余不

多了。”

刘彩銮道：“先买了马车再说，姐

姐不要多说了。”

赵惜容只好取下一个包裹交给宗

婉儿道：“给你，金子都在里面了。”

宗婉儿接过包裹埋怨道：“买了

马车又不是我一个人乘坐，你难道

不坐吗？不知道感恩倒罢了，为什么

还要如此对我说话？再说，我还免费

出一个车夫呢。”说完转身向陌上居

走去。

赵惜容向赵惜颜使了一个眼色，

赵惜颜会意，向东方长年道：“东方公

子，我的首饰落在房间里了，你能陪我

去找一找吗？”

东方长年道：“当然可以了，我们

快些去吧，免得被他人捡了去。”赵惜

颜与东方长年走后，赵惜容快步向陌

上居走去。

片刻工夫，宗婉儿笑嘻嘻地驾着

一匹带篷马车驶了过来，向吕思和刘

彩銮道：“你们瞧这匹马儿如何？且不

说别的，单是这不掺一丝杂色的黑色

皮毛就非常罕见。”随后惊叫道：“傻

东方和赵氏姊妹去了哪里？”

刘彩銮微笑道：“瞧，他们都在你

身后呢。”宗婉儿跳下马车向后看去，

见东方长年正和赵氏姊妹一起从客栈

内走了出来。

宗婉儿向东方长年喝道：“傻东

方，你干吗去了？”

（未完待续）


